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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美丽的女教师
□ 米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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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上学校，是被娘拖拖拽拽

“揍”进学校的。

不知怎的，我就爱在田野疯跑，不

愿上学。那日，我是一路哭嚎，娘是连

哄带劝捎带着往我屁股上扇巴掌；拉锯

战中，僵持的母女终于捱近了校门口。

将入“虎口”之际，我忽然看到大门侧有

棵小槐树，窜过去用手臂箍住了树干。

任娘软硬法用尽，就是不松手。

泪眼朦胧中，一个女老师走过来，

跟我娘低声说了句啥，又蹲下来跟我

说：“你不知道吧，学校有多好玩！伙伴

多，你看，你的朋友小青不就在那儿

吗？”她从兜里掏出一颗糖，掰开我的

手，放到我手心，说：“走，我带你去跟小

青玩捉迷藏吧”。

有伙伴，有糖，我的警戒心一点点

解除。犹豫中，老师已牵着我的手，进

了校门。

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班主任，名叫

李晓敏。

小学三年，她一直是班主任，教语

文课。李老师常带我们到野外去。河

边的柳树林、村东的青龙寨，都曾留下

我们的足迹。老师让我们坐在地上写

日记，她站在石头上给我们讲作文。

我的第二位难忘的班主任，叫米玉

秀。米老师很欣赏我写的作业，称赞我

的字写得像“书上印出来的一样”。

那年我的祖母去世，办丧事时家里

起了纷争。大人们忙着争吵，谁也不在

意我都两周没上学了，直到米老师找上

门来。在她的劝说下，我又回到了学校。

可是我蔫蔫的，上课不听讲，下课

也不出去玩。我听她跟别的老师议论：

“这孩子就是心思太重。跟我小时候一

样，敏感。”那一刻，我的眼泪“唰”地一

下流满了脸。

几年后，我考上了师范学校，米老

师又成了我表妹的班主任。从表妹那

里我知道，老师经常谈起我，夸我当年

学习怎么样用功。她那时已接近退休

年龄，桃李满天下，但她仍然记着我。

我心里暖暖的，为一份热诚的惦念。

中学时，我遇到了第三位女班主任

仝小雪。她接手我们班时，是个刚刚毕

业的小姑娘，四边齐的发式，穿着连衣

裙，戴着眼镜。

那时，教室取暖，都是土炉子。所

有的男老师，都练就了一手砌炉子的绝

活儿。隔壁班老师看仝老师为难，便

说：仝老师，我砌完我们班的，就来帮

你。仝老师道了谢，就在旁边认真观

摩；边看边求教，最后说：我也去试试。

回到教室，她就开始如法炮制。她

脱去外套、挽着袖子，一头汗、两手泥地

当起了泥瓦工。

那年冬天，小雪老师砌的炉子，真

不好用，但她让我认清了一个理儿：一

个人真正的强大，是生长在内心的。敢

做，就是一种力量；敢做，就成功了一半。

我的三位女班主任，都是普普通通

的乡村教师。她们没有什么光辉的事

迹，但我觉得她们很美、很伟大。也许，

师者之魅力就在一个“爱”字吧——

一种旷日持久的、稳定的爱。

回望是一种姿态，是为了更好地

眺望远方。

岁月芬芳，时光温暖。独自灯下，

重温支教生活；伏案提笔，重拾团队互

助的温暖、教学相长的愉悦、工作碰撞

的启迪，记忆芬芳。

团队互助的温暖
一个人走得很快，一群人走得更

远。

我所在的武冈支教队新东小分

队，共有五位老师。工作中，大家互商

互量，互促成长。感恩遇见，温暖幸

福。

犹记得，初到新东小学，学校领导

带领我们了解校园、安排宿舍，踏入宿

舍的一瞬间，一股暖流涌入心间，被

子、枕头、脸盆……小到牙刷、牙杯都

已准备就绪，陌生转瞬即逝，感动扑面

而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从食宿安

排到教育教学工作研讨，我深深感动

于他们细心周到的关照和全心投入的

工作作风。身在其中，温暖备至。

教学相长的愉悦
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知识

的学习者。

新东小学的孩子们总是带给我许

多惊喜，让我不断调整课堂教学，和他

们一起进步，体味教学相长的甘甜。

在学习《我的校园》时，我带领孩

子们走出教室，来到学校的正门前，观

察校园建筑的布局，明晰设施场馆的

方位。走在校园里，他们是欢悦的小

鸟，幸福之情溢于言表。我开始思考，

怎样让他们走出教室，到真实的生活

中去学习。

在感受母亲怀胎十月的辛苦时，

我请他们把自己沉重的书包挂于胸

前，保护书包，蹲下、站起、系鞋带，“哎

呦哎呦”的声音里，是对母亲不易的理

解和感恩。

工作碰撞的启迪
同在蓝天下，你们努力的姿态真

美。

还记得初到学校上课的时候，前

面一节课老师的板书占据了整整一黑

板，彩色粉笔清晰地标注着难点和重

点，习惯了看各种课件展示的我，为老

师工整详尽的板书叹服。后来，我又

注意到每间教室的墙壁上，都有一张

同样的表格，那就是课文背诵过关表，

有学生的姓名，有课文的序号，有过关

的情况反馈。在课间，我还时常看到

老师们面批的身影，一对一讲解的苦

口婆心……

这一幕幕的勤奋，总是回荡在我的

脑海，提醒着我，不忘初心，躬身前行。

未来的教育生活中，还有无尽的

美好等着我去发现，去体验，去欣赏。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在星辉斑斓里放

歌。

小时候，家里很穷，我刚满5

岁，便成了家里的一份劳动力。

母亲割猪草很快，一手割

草，一手抓草，极有节奏地向前

推进。我比母亲慢一些，要用

镰刀多划上一个来回才能把草

割下来。母亲意有所指地说

道：“割得了猪草，不一定割得

了生活，但是猪草都割不了，就

一定割不了生活。”

回家路上，还没到家，就听

到了猪圈里母猪的叫唤。母亲

说道：“把猪喂饱了，你的学费

就有着落了。”于是再去割猪草

时，我把镰刀使得飞快。

四年级以后，母亲就不再让我去做农

活，“你把书念好就行了”。但我那时玩心

很重，放学后回房间，说是写作业，却时常

从窗子翻出去找人玩。后来，每天晚上，

母亲忙完农事，就会坐在我旁边看我写作

业。但她实在太累了，总会打瞌睡。我知

道在瞌睡中挣扎有多折磨人，所以这让我

更加愧疚。我提起笔，像是握住一把镰

刀，努力收割作业本上长满的猪草。母亲

的头愈发低了下去，而我的腰背却笔直地

挺立起来。

读初中后，为了挣钱，父母都去大城

市打工了。我成了留守儿童，就像荒地上

的猪草一样，独自承受风雨，偶尔有些露

珠，也很快就蒸发掉。

但初三那年，母亲突然回来了。原

来，父亲病了。他的双眼黄黄的，肥大的

肚子配上他瘦弱的身躯显得触目惊心。

母亲没跟我多说一句就出门了，直到第二

天，我把早饭做好后，母亲才回家，带着一

包花花绿绿的钞票，“里面是借的 5 万块

钱，给你爸看病。”母亲的声音很是沙哑，

就像一把用钝了的镰刀砍在猪草上。

但是这次的猪草，她没有割下。两个

星期后，父亲还是撒手人寰。之后的日子

里，母亲明显地瘦了，头上的白发也明显

地多了。为了尽快还债，她起得更早，睡

得更晚，背后的篓子里猪草也堆得更高。

如今，我也成为了母亲。我时常带着

孩子走在田间地头，指着猪草，也指着割

猪草的乡亲们说，我曾是其中的一员。

“割得了猪草，不一定割得了生活，但

是猪草都割不了，就一定割不了生活。”这

是母亲对我说的话，如今我把它送给了我

的孩子。

老家一带所有的村庄，都

有着数百年的历史，连系着家

家户户的路，几乎都是清一色

的石板路。可以说村庄有多

老，石板路就有多老。古老的

石板路蜿蜒成乡间一道道美丽

的风景线，给古朴的村庄平添

了几许厚重几许安宁……

石板路完全依村庄地势而

建，平路则平铺，坡路则叠铺，

形成石阶。石块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

厚有薄，日晒雨淋，人踩畜踏，平展展，青

幽幽。看上去，特别养眼，特别舒服。

不过，烈日炙烤下的青石板路也有热

得烫脚的时候，好在时间不长，也就是正

午那个时辰。

时光倒退三四十年前。夏日里，村人

走路都打赤脚。我们这些小顽童似乎不

怕太阳暴晒，一放暑假，便打起赤脚到处

疯跑，捞鱼摸虾，偷梨窃枣，大人的呵斥根

本不管用。正午时分，怕青石板烫脚，我

们都踮着脚后跟大步疾走或小步快跑，那

样子看起来颇有几分滑稽。

但，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后，石板路清

凉冰冷的本色便毫无保留地完全显露出

来。辛苦劳作了一天的村人，把活动的场

所转移到了石板路。有的索性把饭桌摆在

门口的石板路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进

晚餐；有的把凳子椅子搬到自家院子里的

石板路上，一把蒲扇轻摇，摇出张家长李家

短；有的则干脆一张凳椅都不要，一屁股坐

在石板上，抬头看天上月亮星星，低头搓腿

脚上还没有洗去的泥巴……山风好像很会

拐弯抹角，沿着村巷，贴着石板路，一阵阵

吹来，把凉爽送进每户人家……

在城里成家后，每年夏天，我总会抽

空回老家小住几日，脱了鞋子，打着赤脚，

零距离感受石板路的亲近，享受石板路的

爱抚，既是减压，更是消夏，也是重温儿时

的梦……

总觉得老家的夏夜没有城里那般炎

热，除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自

然优势外，我想，纵横于村庄里里外外的

那一条条清凉的石板路，定然也有几分功

劳吧。


